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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 

五
年
沒
有
囘
來
了
，
這
次
白
先
勇
趁
著
他
執
敎
的
學
校
放
假
，
從
美
國
囘
來
渡
假
一

個
多
月
。那

天
如
約
到
臺
北
的
白
府
訪
間
，
明
知
無
法
再
看
到
他
的
小
說
「
臺
北
人
」
筆
下
的

那
種
十
里
洋
場
，
人
來
人
往
的
盛
況
，
但
總
好
奇
的
期
莘
也
許
會
有
「
蘭
花
已
盛
開
過
了

，
一
些
枯
竭
的
菜
梗
上
，
只
剩
下
三
、
五
朶
殘
苞
在
幽
幽
的
發
著
一
絲
冷
香

」

0見
「
還

北
人
」
梁
父
吟

一'X
)
的
景
象
。
但
期
筌
是
落
空
了
。
擺
在
眼
前
的
是
一
個
與
臺
北
的
普

通
家
庭
沒
有
兩
樣
的
家
，
既
無
想
像
中
的
太
師
椅
，
中
國
古
薫
，
更
無
曾
經
吒
咾
風
雲
，

白
先
勇
訪
問
記

直
亂
麗

·圖

`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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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星
雲
集
的
影
子
。
他
筆
下
的
「
豪
北
人
」
在
豪
北
的
白
府

是
已
經
消
失
了
。

，

只
是
一
、
兩
個
在
廚
房
廳
廊
走
動
的
老
家
人
，
燕
盆
g白

先
勇
以
四
川
話
，
上
海
話
及
嚴
西
話
接
聽
的
電
話
，
中
午
飯

桌
上
的
那
碗
辣
辣
的
道
地
的
廣
西
米
粉
，
及
老
家
人
的
一
聲

「
少
爺
」

，
誰
人
仍
不
免
囘
到
了

「
臺
北
人
」
裏
。

自
五
年
前
的
短
篇
小
說
「
國
葬
」
後
(
卽
「
臺
北
人
」

的
最
後
一
篇
)
，
白
先
勇
就
沒
有
再
發
表
小
說
。
許
多
諮
者

都
很
懷
念
他
的
小
說
，
並
期
望
他
的
新
作
品
。
爲
什
麼
這
五

年
裏
他
沒
有
作
品
出
現
呢
？
他
說
：

「
自
從
『
臺
北
人
』
出
版
後
，

我
覺
得
那

一
類
的
短
篇

小
說
可
以
不
必
再
寫
了
，
因
爲
一
個
作
家
自
己
重
複
自
己
的

寫
作
是
無
意
義
的
。
因
此
我
決
定
暫
不
寫
短
篇
，
而
當
試
長

篇
創
作
。
」

目
前
白
先
勇
正
在
寫
一
個
二
十
萬
字
的
長
篇
小
說
，
這

部
書
的
背
景
仍
是
臺
灣
，
描
寫
的
却
是
臺
灣
的
這

一
代
。
與

過
去
的
以
反
諷
的
方
式
，
描
寫
捕
捉
各
階
級
各
行
業
的
大
陸

人
在
逃
亡
來
豪
後
二
十
年
間
的
生
活
迴
然
不
同
。

最
近
，
歐
陽
子
所
著
的「
王
謝
堂
前
的
票
子
」
一
書
，

就
是
把
白
先
勇
的
「
臺
北
人
」
裏
的
十
四
篇
短
篇
小
說
加
以

硏
析
，
對
其
內
容
技
巧
及
意
象
做
了
相
當
嚴
密
的
批
評
探
討

，
也
有
很
高
的
推
崇
評
價
。
作
家
劉
紹
銘
曾
說
過
，
五
四
以

來
的
中
國
作
家
，
論
文
字
組
鏃
之
嚴
謹
，

意
象
之
豐
富
，
經

得
起
像
歐
腸
子
這
樣
新
批
評
的
考
驗
的
，
箕
在
屈
指
可
數
。

「
王
謝
堂
前
的
燕
子
」
可
以
說
是
國
內
少
有
的
，
很
完

整
的
對
小
說
的
研
析
與
索
瞪
的
一
本
書
。
從
這
本
書
裏

，
看

得
出
作
者
歐
陽
子
女
士
對

「
臺
北
人
」
的
每
個
短
篇
都
下
了

一
番
硏
究
功
夫
的
。
但
是
也
有
人
認
爲
，
一
個
作
家
創
作
常

是
憑
着
個
人
的
悄
感
與
內
心
的
感
觸
，
如
果
以
「
學
院
派
」

的
態
度
，
一
字
也
不
放
過
的
去
研
析
作
者
的
創
作
動
機
，
意

象
與
能
喻
，
恐
怕
難
免
有
些
附
會
之
處
。
對
於
這
一
點
，
白

先
勇
的
看
法
是
這
樣
的
：

「
談
起
這
本
書
，
那
要
追
溯
到
兩
年
前
的
春
天
了
。
那

時
歐
陽
子
因
爲
嚴
重
的
眼
疾
開
刀
。
雖
然
開
刀
後
她
的
視
力

減
退
了
許
多
，
但
她
的
心
靈
却
好
像
忽
然
開
朗
了
，
她
的
洞

悉
力
忽
然
敏
銳
強
烈
起
來
。
她
感
到
她
還
有
許
多
事
要
做
，

許
多
書
要
看
，
於
是
她
再
度
拿
起
『
豪
北
人
』
。
而
這
次
她

發
覺
自
己
有
了
新
的
認
識
，
因
此
才
決
定
寫
成
這
本
書
，
以

捕
捉
這
份
驚
喜
，
持
之
永
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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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̀,

; 

` 
`̀  

7
·
瘧
'
.
'
.
I

,

,` 

,f0· 

` 

c 

-r
``
` 

.~.
7 

、
.
,

, ̀
 

,4 

.

e
t
`

．
、̀

J

,
｀
、
3
8

丶

，
害

~f̀  

亀
丶
｀
｀

,,. 

-`~

Qb.,

` 

｀
令

:
[
．
．
＇

;
V
I
2

.
;
、
`
·
:

'
:
；
｀

,
｀
宓

,ih,A· 

` 

' 

t
i
.

｀
今
'
.
,
｀
｀
｀
｀
,
;
｀

`
i
\
~
,̀ ,' 

4, 

`` 

;:̀

C.`̀ [;̀ \̀ :̂ 

、
<

p  ̀

丶
～
｀
｀

'
O
0

,

『S

, 

fe 

,fj 

3:9a 

'
．

月

e
6

I
I
/

＇

芷
』
辰
缸
鴝
「

L

,'L`y 

, 

', 
丶
丶

` 
·'f' 



• 98 • 

「
當
時
我
們
在
美
國
曾
數
度
通
信
，
但
是
整
個
的
結
楷

她
並
沒
有
與
我
商
昷
，
因
此
當
我
看
到
這
本
書
時
，
眞
是
吃

了
－
驚
，
因
爲
她
對
『
臺
北
人
』
的
了
解
竟
比
我
自
己
遠
清

楚
，
她
好
像
把
這
本
書
都
增
透
了
。
有
些
我
自
己
沒
想
到
的

，
看
了
她
的
評
析
後
，
我
再
仔
細
囘
想
，
我
也
贊
同
，
也
可

說
是
不
得
不
贊
同
，
她
的
評
析
我
大
致
是
同
意
的
。

「
至
於
說
到
『
附
會
』
這
兩
個
字
，
我
想
一
個
作
家
寫

一
篇
文
章
的
最
早
立
意
，
往
往
與
他
寫
出
來
後
作
品
的
意
思

不
盡
相
符
。
比
如
勞
倫
斯
的
名
著
『
兒
子
與
情
人
』
，
這
本

書
可
以
說
是
自
傳
體
的
，
當
初
勞
倫
斯
的
原
意
是
要
以
維
護

母
親
的
立
場
舄
出
他
對
父
親
的
愛
與
恨
，
沒
想
到
寫
出
來
以

後
，
却
成
了
母
親
對
兒
子
的
一
種
強
烈
佔
有
慾
，
而
終
於
把

兒
子
的
生
命
毀
滅
了
。

「
再
說
『
紅
樓
夢
』
是
十
八
世
紀
寫
成
的
，
以
今
天
二

十
世
祀
人
的
限
光
來
看
，
又
有
不
同
的
解
釋
。
這
些
不
見
得

就
是
『
附
會
』
，
主
要
還
是
要
譖
是
否
言
之
有
理
。
一
般
臺

灣
的
書
評
，
往
往
只
討
論
作
品
的
主
題
正
不
正
確
，
內
容
如

何
，
却
忽
略
了
作
品
本
身
的
藝
術
形
式
。
我
想
一
部
小
說
的

形
式
與
內
容
應
該
是
合
一
的
。

「
歐
陽
子
受
過
很
嚴
格
的
文
學
批
評
訓
練
，
她
把
小
說

談
起
他
寫
作
的
開
端
，
及
曾
受
那
些
作
家
及
作
品
的
影

響
，
他
拆
開
了
－
包
紅
色
包
裝
的
M
o
r
e
牌
香
煙
，
點
燃
一

根
說
：

「
我
想
我
的
形
成
期
應
是
受
中
國
古
典
文
學
的
影
響
，

小
時
候
我
特
別
愛
看
中
國
的
古
典
詩
詞
及
薔
小
說
。
高
中
時

代
，
我
漸
漸
喜
愛
歐
美
翻
譯
作
品
，
但
眞
正
接
觸
到
西
洋
文

學
是
在
唸
臺
大
外
文
系
時
。
中
國
的
『
紅
樓
夢
』
可
說
是
當

今
世
界
上
了
不
得
的
文
庫
瑰
寶
，

從
小
到
大

，
我
不
知
看
了

多
少
遍
『
紅
樓
夢
』
，
它
說
盡
了
好
小
說
應
有
的
條
件
。
不

過
以
短
篇
小
說
來
說
，
我
覺
得
西
方
要
比
中
國
好
得
多
，
結

構
也
較
嚴
密
。

「
如
果
要
說
那
些
作
家
影
密
我
較
深
，
我
想
是
輻
克
納

及
杜
斯
妥
也
夫
斯
華
。
當
然
托
爾
斯
泰
更
是
偉
大
了
，
只
是

壟
一
者
對
我
個
人
寫
作
影
響
較
大
。
他
們
兩
人
的
作
品
都
有

一
種
悲
天
憫
人
的
菡
督
精
紳
，

這
是
文
學
情
擬
的
最
高
境
界

。
也
許
也
有
別
的
作
家
作
品
中
也
表
踞
出
這
種
精
胂
，
却
遠

不
如
他
們
的
那
樣
老
邁
滄
桑
。
」

當
做
藝
爾
品
，
她
的
批
評
方
法
值
得
效
法
，
而
且
是
對
誼
者

有
幫
助
的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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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白
先
勇
小
說
硏
究
透
徹
的
歐
陽
子
曾
經
說
過
，
白
先

勇
和
福
克
納
的
作
品
有
很
多
不
同
處
，
比
如
作
品
的
語
氣
1

白
先
勇
冷
靜
，
福
克
納
激
昂
。
但
他
們
也
有
兩
點
極
相
似
之

處
：
那
就
是
他
們
都
偏
愛
囘
顧
；
他
們
都
採
用
痴
狂
、
墮
落

、
死
亡
等
現
象
，

影
射
一
個
上
流
祉
會
大
家
庭
之
崩
漬
，
更

進
而
影
射
一
個
文
化
之
逐
漸
解
體
。
也
可
說
他
們
潼
出
了
－

個
農
業
肚
會
被
純
理
性
的
工
商
祉
會
取
代
後
，
不
可
逃
避
的

命
運
悲
劇
。
福
克
納
所
影
射
的

，
是
美
國
南
北
戰
爭
之
後
衰

微
下
去
的
「
南
方
文
化
」
。
這
「
南
方
文
化
」
之
糖
胂
頗
似

中
國
莒
社
會
文
化
：
一
種
農
業
社
會
之
下
尊
重
傳
統
與
榮
卷

、

有
人
情
味
的
，
都

是
滿
懷
恬
緬
與
鄉
愁
。
但
歐
陽
子
認
爲

，

美
國
南
方
文
化
只
不
過
一
、
二
百
年
歷
史
，
而
白
先
勇
所

背
負
的
，
却
是
個
五
千
年
的
重
荷
！

白
先
勇
很
賺
虛
的
表
示
，
他
對
福
克
納
有
一
種
崇
敬
的

心
情
，
他
的
作
品
很
能
引
起
他
內
心
的
共
鳴
，
只
是
他
却
無

法
與
其
偉
大
相
比
。

也
有
人
認
爲
白
先
勇
筆
下
的
那
種
十
里
洋
場
人
物
的
取

＇

材
，
與
張
愛
玲
的
小
說
很
相
近
。
事
賀
上
白
先
勇
本
人
對
張

愛
玲
的
作
品
也

一
直
很
推
崇
，
這
讓
人
不
禁
想
到
他
寫
作
是

否
受
到
張
愛
玲
的
影
響
呢
？
他
說
：

「
我
受
張
愛
玲
的
影
響
很
少
，
因
爲
我
一
直
到
大
學
畢

業
後
才
濯
她
的
作
品

。
我
想
我
們
如
果
有
相
同
點
那
就
是
，

我
們
都
是
『
紅
褸
夢
』
迷

，
我
們
都
喜
歡
張
恨
水
的
作
品
。

白
先
勇
和
張
愛
玲
在
寫
作
上
除
了
取
材
較
相
近
外

，
他

們
兩
人
應
該
都
是
善
於
描
寫
人
物
，
尤
其
是
女
人
的
作
家
。

白
先
勇
雖
是
男
人
，
但
他
對
一
般
女
人
心
理
具
有
深
切
瞭
解

，
他
寫
女
人
遠
比
寫
男
人
，

更
細
膩
、

更
生
動
。
像
他
筆
下

的
「
尹
零
艷
」
、
「
金
大
班
」
｀
「
朱
靑
」
、
「
玉
卿
嫂
」

、
「
錢
夫
人
」
·
…
·
·等
，
都
是
在
他
的
小
說
非
常
突
出
，
且

佔
著
極
重
要
分
輦
的
人
物
。

白
先
勇
個
人
鳧
得
他
筆
下
的
女
性
他
最
喜
歡
的
是
「
金

大
班
最
後
一
夜
」
裏
的
金
大
班
。
他
說
：

「
有
人
認
爲
『
金
大
班
』
是
我
筆
下
最
有
人
味
的
一
個

角
色

，
也
是
最
有
喜
劇
色
彩
的
一
篇
。
我
的
確
喜
歡
她
，
我

寫
這
篇
文
章
寫
的
好
開
心
，
只
花
了
兩
天
就
寫
完
了
」
。
說

羞
，
他
咯
咯
的
笑
個
不
停
。
彷
彿
「
金
大
班
」
那
個
粗
俗
有

趣
、
可
親
又
可
愛
的
女
人
又
在
他
心
裏
浮
現
。

「
對
話
」
是
白
先
勇
寫
作
上
相
當
成
功
的
一
點
。
他
也

是
一
個
非
常
重
視
「
對
話
」
的
作
家
，
他
說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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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佳
攝
影

「
對
話
」
可
以
說
是
小
說
中
的
靈
魂
，
對
話
的
功
用
很

多
，
它
是
表
現
人
物
最
好
的
方
法
，
也
能
囉
助
推
展
故
事
的

發
股
。
對
話
對
於
小
說
整
個
結
構
非
常
重
要
。
也
可
以
說
小

說
成
功
的
第
一
要
件
是
對
話
。
如
果
對
話
失
敗
，
整
個
小
說

結
構
就
會
鬆
散
。
『
紅
樓
夢
』
所
以
成
功
，
就
是
它
的
對
話

技
巧
太
好
了
，
裏
面
的
人
物
只
要
一
張
口
，
人
就
活
了
，

那

怕
是
只
出
塊
一
場
。
對
短
篇
小
說
來
說
，
對
話
尤
其
重
要
。

」

近
年
來
，

海
外
的
左
派
對
白
先
勇
的
小
說
曾加
以
攻
擊

。
香
港
的
一
本
左
派
雜
誌
就
給
白
先
勇
封
上
了
一
個
「
殯
俄

舘
裏
的
化
粧
師
」
的
外
號
。
他
們
認
爲
他
筆
下
寫
的
不
是
過

氣
的
夫
人

，
就
是
失
意
的
政
客

，
再
不
就
是
充
滿
「
奴
隸
思

想
」
的
僕
奴
、
發
瘋
的
酒
娘
、

一
腦
子
勢
利
銅
臭
思
想
的
舞

女
大
班
，
總
之
不
是
共
產
主
義
的
「
人
民
當
家
」
社
會
的
模

施
分
子
。
他
們
攻
擊
白
先
勇
是
個
有
「
階
級
觀
念
」
的
作
家

。
甚
至
牽
強
的
把
事
為
小
人
物
的
喜
怒
哀
樂
的
本
省
作
家
黃

春
明
的
作
品
做
爲
對
比
，
以
打
擊
白
先
勇
。

左
派
這
種
荒
謬
的
論
調
，

典
在
只
是
他
們
政
治
宜
傳
的

一
種
手
段
。
劉
紹
銘
就
曾
辯
駁
過
，
他
說
，
帶
涪
偏
見
的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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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眼
鏡
而
去
霏
無
政
治
色
彩
的
文
學
作
品
，
最
後
看
出
來
內

顏
色
自
然
是
限
鏡
的
本
身
色
彩
了
。
一
個
認
爲
白
先
勇
的
主

題
「
不
正
確
」
的
批
評
家
，
自
然
難
會
有
耐
心
去
進
一
步
研

究
白
先
勇
小
說
技
巧
方
面
所
表
現
的
才
華

，
階
級
立
場
本
身

就
是
一
種
自
以
爲
是
的
政
治
偏
見
。

詢
及
白
先
勇
個
人
對
於
左
派
給
他
冠
上
的
「
殯
儀
舘
的

化
粧
師
」
的
封
號
時
，
他
沒
有
很
激
動
的
加

以
辯
駁
，
只
是

很
明
理
的
表
示
了
他
的
意
見
：

「
左
派
文
學
是
以
祉
會
宣
傳
，
政
治
宣
傳
爲
目
的
的
。

合
於
他
們
政
治
目
的
的
作
品
就
是
好
的
，
否
則
就
是
異
端
，

就
是
落
伍
。
相
信
一
個
文
學
作
品
的
好
壞
不
在
寫
什
麼
？
主

題
是
什
麼
？
而
在
怎
麼
寫
？
寫
的
好
不
好
？
如
果
以
作
品
寫

的
是
某
種
人
物
、
某
種
事
來
評
判
作
品
本
身
是
好
或

不
好
，

那
是
很
可
笑
的
。
葉
春
明
的
小
說
寫
的
好
，
不
在
於
他
寫
的

是
那
種
人
物
，
而
是
他
對
人
物
的
了
解
透
澈
，
有
血
有
肉
的

表
視
。
左
派
認
爲
只
有
寫
工
農
兵
的
才
是
好
作

品
，
這
才
是

基
於
階
級
觀
念
。
這
是
與
眞
賀
人
生
不
符
的
，
因
爲
任
何
階

級
都
有
好
有
撲
，
如
果
非
這
麼
說
，
那
我
的
作
品
中
也
有
工

農
兵
，
只
是
寫
法
不
同
。
對
於
作
家
來
說
，
不
應
該
預
先
有

某
種
階
級
是
好
，
某
種
階
級
是
壞
的
觀
念
。
擧
雕
塑
來
說
，

一
個
聖
母
像
不
一
定
就
比

一
個
妓
女
像
來
得
好
，
．一
件
雕
朔

品
的
好
壞
，
在
於
其
藝
術
形
式
及
技
巧
，
而
不
在
於
雕
愬
家

雕
塑
的
是
什
麼
。
同
樣
小
說
也
是
如
此
，
一
個
作
品
的
好
壞

不
在
寫
何
種
人
物
，
而
在
寫
作
技
巧
的
優
越
表
現
，
我
們
不

能
說
『
紅
樓
夢
』
寫
的
是
賚
族
落
沒
就
不
好
，
而
『
水
滸
傳

』
寫
的
是
綠
林
好
漢
就
是
好
的
。
大
陸
是
沒
有
文
學
的
，
看

一
部
作
品
等
於
看
一
百
部
一
樣
，
他

們
的
論
調
與
創
作
的
基

本
戳
念
是
完
全
違
背
的
。
」

至
於
左
派
文
學
認
爲
白
先
勇
是
個
不
能
面
對
視
箕
的
非

寫
箕
作
家
，
白
先
勇
認
爲
其
理
論
更
爲
荒
謬
。
他
捻
熄
了
姻

頭
，
再
點
起
一
根
姻
繼
繽
說
：

「
任
何
現
代
人
物
都
會
變
成
過
去
，
任
何
現
在
的
現
賀

都
會
成
爲
歷
史
，
文
學
所
以
偉
大
存
在
於
其
永
恒
性
。
古
代

的
菏
經
到
如
今
看
來
仍
能
感
人
，
在
於
與
現
代
情
感
仍
能
溝

通
。
托
扇
斯
泰
的
最
偉
大
的
作
品
『
戰
爭
與
和
平
』
，
寫
的

也
並
不
是
當
時
的
事
，
而
是
前
幾
十
年
的
事
。
而
曹
雪
芹
的

『
紅
槻
夢
』
寫
的
也
是
作
者
童
年
時
代
的
事
。
小
說
所
表
達

的
是
一
種
不
變
的
人
性
，
七
情
六
慾
喜
怒
哀
樂
。
文
學
的
主

題
有
限
，
不
外
中
先
志
病
死
戰
爭
愛
情
，
除
非
有
一
天
發
明

一
種
棨
，
人
類
完
全
變
了
，
那
所
有
一
切
才
會
成
爲
眞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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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去
。
」

有
些
作
家
的
作
品
譔
人
一
看
就
能
感
覺
到
，
作
者
把
自

己
的
脾
氣
及
情
感
及
思
想
非
常
任
性
的
加
諸
在
他
筆
下
的
某

個
人
物
或
某
件
事
上
。
但
白
先
勇
的
小
說
，
卽
使
他
小
說
中

的
背
景
與
他
早
期
的
家
庭
生
活
有
很
大
關
係
，
但
他
與
他
筆

下
的
人
物
却
是
分
得
開
開
的
。
他
可
以
說
是
一
個
相
當
冷
靜

的
作
家
。

但
白
先
勇
本
人
看
來
却
是
一

個
隨
和
可
親
的
人
，
訪
問
中
他
總

是
笑
嘻
嘻
的
囘
答
問
題
，
其
中
却

也
透
露
出
些
許
的
敏
感
與
善
解
人

意
。
談
到
精
采
處
，
他
不
時
發
出

咯
咯
的
笑
聲
。

歐
陽
子
曾
說
過
，
自
白
先
勇

的
小
說
中
能
感
到
他
是
一
個
相

當

消
極
的
宿
命
論
者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
他
顯
然
不
相
信
一
個
人
的
命
運
是

操
在
自
己
的
手
中
。
從
這
個
問
題

我
請
他
談
談
他
個
人
的
個
性
及
人

生
觀
。
他
笑
了
說
：

,,.,... 
`:，`'「`` 
（王信擷影）

「
那
是
歐
陽
子
以
『
臺
北
人
』
來
判
斷
的
。
我
個
人
覺

得
我
是
很
積
極
的
。
雖
然
人
生
有
許
多
痛
苦
，
有
許
多
不
可

預
測
而
叫
人
遣
憾
的
事
，
但
偶
而
一
下
的
喜
悅
，
人
性
蹦

出

一
點
光
輝
，
常
使
我
對
人
性
肯
定

，
使
我
對
人
性
有
信

仰
，
雖
然
人
也
有
恐
怖
的
一
面
，
但
人
也
有
所
以

爲
人
的
尊

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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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想
我
不
是
悲
觀
，
而
是
悲
感
，
這
也
使
我
對
人
性
更
加
珍

北
日
o

「
我
家
兄
妺
很
多
，
家
裏
又
人
來
人
往，
我
自
小
在
一

個
熱
鬧
的
大
家
庭
褒
生
長
。
據
我
的
母
親
告
訴
我，
小
時
候

我
是
個
好
熱
鬧
又
調
皮
的
孩
子
，

個
性
是
很
外
向
的
。
在
我

七
、
八
歲
的
時
候
得
了
肺
病
，
在
病
床
上
躺
了
四、
五
年
，

養
病
使
我
與
外
界
隔
絕
。
當
我
病
好
再
去
上
學
時，
我
的
適

應
力
很
差
，

因
此
也
變
得
敏
感
而
內
向
。
後
來
一
直
到
大
學

，

我
才
慚
漸
又
恢
復
了
被
埋
沒
已
久
的
開
朗
而
外
向
的
性
格

。
」

白
先
勇
接
受
的
雖
是
西
洋
文
學
敎
育
，
但
他
却
比
大
多

數
與
他
同
年
齡
的
中
國
人
更
中
國
化
，
更
宮
愛
及
欣
箕
古
典

的
中
國
，
這
可
以
從
他
的
小
說
裏
濯
出
來
，
像
這
次
他
囘
國

就
忙
芯
看
平
劇
。
他
認
爲
這
與
家
庭
有
關
，
也
和
他
個
人
有

胭
。
他
說
，
他
到
美
團
後
，

受
到
西
方
文
化
的
衝
堢
，

使
他

更
覺
得
對
自
己
文
化
的
一
種
重
新
的
體
認
，
他
反
而
更
積
極

去
接
觸
中
國
的
東
西
—
中
國
歷
史
，
中
國
藝
術
及
中
國
書
籍

，
由
此
也
可
見
對
自
己
文
化
的
吸
收
的
不
足
。
他
說
：

「
由
於
年
輕
人
對
自
己
的
歷
史
文
化
及
政
治
體
認
不
移

，
出
去
後
受
到
那
麼
多
面
八
方
來
的
西
方
文化
的
衝
擊
，
使

他
們
一
下
子
被
撞
得
歪
歪
倒
倒
，
甚
至
迷
失
了
方
向
。
」

請
他
淡
談
他
對
於
豪
灣
這
一
代
年
輕
人
的
看
法
時

，
他

「
我
們
是
處
於
新
哲
交
替
一
代
的
，
拿
我
們
的
眼
光
來

批
評
這
一
代
的
年
輕
人
是
不
公
平
的
，
我
們
應
用
新
的
肚
會

價
值
來
霜
他
們
。
這
一
代
的
年
輕
人
的
確
與
我
們
當
時
不
同

，
可
以
說
代
溝
是
存
在
的
。
由
於
祉
會
變
動
迅
速
，
臺
灣
新

興
祉
會
的
價
值
觀
念
也
不
同
了
。
年
輕
的
一
代
對
這
種
觀
念

接
受
的
很
快

，
他
們
有
活
力
，
有
閭
勁
也
有
工
商
業
祉
會
的

稻
極
冒
險
的
精
砷
。
不
願
再
做
無
謂
的
打
算
及
犧
牲
。

「
有
許
多
人
批
評
這
一
代
的
年
輕
人
變
了
，

變
得
十
分

現
箕
。
他
們
只
知
賚
備
，

却
忽
略
了
其
內
在
的
原
因
。
這
與

我
們
國
家
的
敎
育
有
很
大
的
關
係
的
。
今
天
，

臺
灣
的
敎
育

有
很
大
的
危
槻
，
卽
就
是
極
度
講
求
功

利
，
而
忽
略
了
人
格

培
養
及
性
情
陶
冶
，
以
國
內
被
啓
爲
最
高
學
府
的
臺
灣
大
學

來
說
，
它
應
是
敎
育
文
化
的
指
標
，
但
是
這
些
年
來
臺
大
却

一
直
沒
有
藝
術
系
、

戲
劇
系
、

－
音
樂
系
及
宗
敎
系
等
文化
尖

端
的
人
文
科
系
設
立

，
由
此
可
見
臺
大
人
文
敎
育
之
偏
廢
。

臺
大
尙
且
如
此
，
可
想
其
他
學
校
了
。
以
美
國
來
說
，
卽
使

是
二
、

三
流
的
大
學
，
也
一
寫
有

這
些
系
，
他
們
對
人
文
敎
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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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很
注
重
，
對
學
生
的
性
情
陶
冶
更
看
重
。

比
如
一
個
地
質

系
的
學
生
，
他
可
以
遠
中
國
文
化
的
課
程
，

一
個
生
物
系
的

學
生
也
可
以
選
東
方
哲
學
的
課
。
我
有
一
個
學
生
學
的
是
－
音

染
，
他
又
來
修
我
的
中
文
課

，
畢
業
後
却
又
從
了
商
，
雖
然

他
走
人
繁
碌
的
商
界
，
但
是
他
工
作
之

餘
仍
可
有
語
言
及
昔

樂
力
面
的
典
趣
調
劑

，
以
平
衡
他
內
生
活
及
人
格
。

「
我
們
壺
涯
今
天
工
肋
業
之
發
達
，

可
以
說
是
受
美
鬬

影
桎
很
大
，
我
們
完
全
拿
美
國
洄
會
的
那
一
套
來
比
。
但
是

一
般
人
看
到
的
美
國
只
是
表
面
上
的
講
求
金
錢
和
效
率
，
却

忽
略
了
人
家
在
工
商
高
度
發
逹
之
下
，
也
有
一

種
平
衡
內
在

稍
秈
的
因
素
。
我
們
的
敎
育
只
講
求
功
利
，
忽
略
了
心
靈
的

培
滻
。
我
想
這
是
因
為
我
們
一
向
輕
商
，
現
在
不
能
不向
工

商
屈
服
，
於
是
有
這
種
很
尷
尬
釘
現
象
發
生
。
由
於
一
般
的

年
輕
人
缺
乏
對
自
己
國
家
文
化
的
認
同
，
也
造
成
了
人
格
上

的
偏
差
。
五
四
時
我
們
有
感
於
科
學
的
落
後
，
所
以
提
出
了

所
謂
「
賽
先
生
」
的
口
號
，
來
推
動
科

學
發
展
。
如
今
應
是

囘
頭
推
行
人
文
敎
育
的
時
候
了
。
自
五
四
以
來
大
半
個
世
祀

，
我
們
的
敎
育
方
針
一
直
沒
有
改
動
，

這
裳
在
是
很
令
人
毀

解
的
事
。「

我
希
望
工
面
界
人
士
能
拿
出
錢
來
做
一
個
文
化
菡
金

，
支
持
文
化
活
動
，
找
十
個
商
業
鉅
子
，
就
算
一
人
一
百
萬

，
也
有
一
千
萬
了
。
臺
灣
有
人
才
，
但
沒
有
人
培
養
，
沒
有

人
愛
護
。
美
國
所
以
人
才
濟
濟
，
出
人
頭
地
，
是
大
家
不
惜

老
本
來
培
簽
。
商
業
鉅
子
們
應
向
洪
建
全
看
齊
啊
！

」

｀

目
前
白
先
勇
在
美
國
加

州
大
學
聖
芭
芭
拉
分
校
敎
授中

國
賠
言
文
學
。
聖
芭
芭
拉
是
個
大
學
城
，
山
環
水
繞
風
景
極

美

，
也
是
一
個
著
名
的
避
寒
暑
勝
地
。

美
國
式
的
生
活
非
常
簡
單
，
他
每
天
就
是
敎
書
，

羞
書

丶
窩
作
及
整
理
花
草
。
他
也
曾
種
了
許
多
菊
花
，
想
學
陶
淵

明
「
採
菊
東
籬
下
，
悠
然
見
南
山
」
的
境
界
，
但
是
因
不
暗

花
性
，
菊
花
全
都
死
光
了
。

他
並
沒
有
固
定
的
寫
作
時
間
，
往
往
是
卽
興
而
寫
，
他

自
認
自
己
的
寫
作
習
慣
很
壞
，
要
很
晚
才
開
始
。
他
說
：

「
因
爲
我
不
是
捷
才
，
所
以
寫
的
很
慢
，
寫
的
也
很
痛

苦
，
常
常
一
個
晚
上
才
寫
幾
行
，
如
能
寫
幾
頁
已
經
很
高
興

了
。

像
我
的
『
遊
園
驚
夢
』
寫
了
一
個
暑
假
，
改
了
五
次
才

寫
完
。
」

．

他
認
爲
一
個
小
說
家
是
要
絕
對
的
敏
感
的
。
一
個
作
家

心
路
的
磨
鍊
更
重
於
外
界
的
現
賓
。
有
些
人
經
歷
過
許
多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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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却
一
樣
也
寫
不
出
來
，
有
些
人
却
只
要
幾
眼
戳
察
就
夥
了

。
像
『
兒
子
與
情
人
』
的
作
者
勞
倫
斯
就
是
一
個
極
敏
感
的

作
家
。
他
在
澳
洲
呆
了
七
天
，
後
來
就
寫
出
了
一
部
以
澳
洲

爲
背
景
的
長
篇
小
說
「
袋
鼠
」
，
其
中
對
澳
洲
當
地
風
光
有

十
分
眞
確
的
描
寫
。

在
我
們
談
話
當
中

，
白
先
勇
曾
多
次
強
調
小
說
是
一
種

藝
術
。
他
說
：

「
前
幾
天
，

我
遠
和
王
文
興
談
到
現
在
年
輕

人
寫
作
的
問
題
。
我
們
都
認
爲
還
是
有
許
多
年
輕
人
有
寫
作

的
理
想
和
熱
誠
的
，
只
是
有
點
走
『
投
』
無
路
，
作
品
無
處

發
表
。
年
輕
人
是
需
要
有

人
嘗
試
，
有
人
鼓
勵
的

。
我
們
以

前
比
較
幸
運
，

有
夏
濟
安
老
師
辦
的
『
文
學
雜
誌
』
，

後
來

我
和
班
上
的
王
文
興
、

歐
陽
子
、

陳
若
曦
等
人
又
合
辦
『
現

代
文
學
』
雜
誌

，

使
我
們
的
作
品
有
發
表
的
機
會
，

更
有
許

多
名
作
家
不
要
稿
費
支
持
我
們
辦
的
刊
物
。
當
時
的
祉
會
比

較
樸
賀
，
我
們
只
是
一
股
腦
的
辦
雜
誌

，

寫
文
章
，
根
本
沒

想
到
自
己
的
前
途
，
很
澁
憾
的
的
這
幾
份
純
文
學
性
的
刊
物

，
包
括
後
來
的

『
純
文
學
月
刊
』
都
停
判
了

。
我
希
筌
年
輕

人
如
家
裏
有
錢
肯
支
持

，

不
妨
自
己
拿
綫
出
來
辦
一
個
純
文

學
性
的
刊
物
。

「
我
想
對
年
輕
人
說
的
一
點
就
是
，
小
說
是
一
種
藝
術

，
文
學
是
要
當
成
一
種
宗
敎
來
信
仰
的
，
要
有
獻
身
的
精
砷

。
絕
不
是
在
報
章
雜
誌
上
發
表
幾
篇
文
章
就
移
了
。
」

白
先
勇
，

王
文
興
，

陳
若
曦
、
歐
陽
子
他
們
在
臺
大
外

文
系
同
班
，
後
來
又
挑
手
辦
雜
誌
。
這
些
年
，
雖
然
各
人
有

各
人
的
工
作
和
生
活
，

却
一
直
未
斷
過
寫
作
，

爲
當
今
臺
蔑

文
壇
頗
受
注
目
的
作
家
，
這
賀
在
是
很
難
能
可
貴
的
。

我
要
求
白
先
勇
以
一
個
小
說
家
的
立
場
，

對
他
的
三
個

同
學
的
作
品
做
一
個
概
括
的
分
析
。
他
笑
著
說
：

「
我
覺
得
很
好
玩
，
我
們
四
個
人
爲
人
作
風
，
文
字
風

格
及
遭
遇
各
各
不
同
，
我
們
在
寫
作
上
互
相
不
影
啓

，

但
不

自
登
的
四
個
人
互
相
有
一
種
鼓
勵
。
每
個
人
霜

到
另
外
的
人

寫
出
東
西
都
很
高
興

，

我
們
四
個
人
對
現
代
文
學

的
感
情
是

很
近
的
，
因
此
也
奇
妙
的
成
了
好
朋
友
。

「
王
文
興
對
文
學
是
絕
對
的
抱
着
一
種
宗
敎
苦
修
的
熱

誠
的
。
他
的
小
說
很
冷
靜
，
很
理
性
，

亳
不
留
情
的
深
入
人

心
。

他
也
有
能
移
敢
於
與
衆
不
同
的
勇
氣
。

「
歐
陽
子
對
人
性
的
研
究
相
當
的
細
膩
，
擅
長
動
機
分

析
，
她
的
小
說
也
許
不
是
很

多
人
能
了
解
接
受
的
，
因
她
的

文
字
不
是
華
麗
的
文
字
，
她
的
小
說
也
不
是
聳
人
聽
聞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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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她
是
非
常
理
性
與
冷
靜
的
作
家
，
她
的
小
說
結
構
嚴
謹
，

常
帶
有
一
針
見
血
的
功
效
。

「
至
於
陳
若
曦
，
她
的
作
品
大
概
可
分
爲
兩
期
。
前
期

作
品
比
較
不
穏
定
，
後
期
的
作
品
是
她
逃
出
大
陸
之
後
的
作

品
。
由
於
經
歷
過
了
卽
麼
大
的
災
難
，
她
對
悄
感
更
加
洗
練

，
對
人
性
更
加
深
刻
，
也
有
一
種
悲
憫
的
情
悛
，
她
的
『
尹

縣
長
』
是
很
傑
出
的
。
」

白
先
勇
這
次
囘
國
之
前
，
曾
邀
請
陳
若
曦
到
他
們
學
校

去
演
講
，
她
對
大
陸
的
生
活
作
了

一
番
非
常
翔
咒
的
報
涕
，

當
場
的
中
美
學
生
聽
了
都
很
感
動
。
自
從
十
年
前
陳
若
曦
離

開
美
國
到
大
陸
去
後
，
白
先
勇
與
她
有

十
年
未
見
，

這
次
老

友
又
在
美
國
相
逢
，
彼
此
都
很
高
興
。

從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大
學
畢
業
後
，
白
先
勇
就
去
了
美
國

，
在
美
國
十
四
年
，
後
十
一
年
都
在
加
州
大
學
聖
芭
芭
拉
分

校
敎
書
。
算
算

，
白
先
勇
早
已
過
了
結
婚
的
年
齡
。
於
是
不

免
好
奇
的
問
他
是
否
有
抱
獨
身
的
打
算
。
他
聽
了
笑
了
，
連

連
說
：
「
婚
姻
太
麻
煩
了
I
·

婚
姻
太
痲
煩
了
！

一
個
件
家
結

婚
恐
怕
犧
牲
很
大
，
連
帶
他
的
配
偶
也
要
作
很
大
的
犧
牲
。

我
對
婚
姻
看
的
很
淡
，
我
希
望
別
人
都
很
美
滿
。
我
不
鳧
得

我
是
個
很
好
的

F
a
m
i
l
yM
a
n

又
何
必
再
拖
一
個
人
進

來
呢
？
」

這
位
善
於
描
寫
人
物
及
細
膩
悄
感
的
作
家
，

對
中
外
的

愛
情
又
是
抱
持
着
怎
樣
的
看
呢
？
他
說

：

「
有
人
說
現
在
已
經
聽
不
到
，
看
不
到
偉
大
的
愛
情
故

事
了
。
我
想
這
並
不
是
表
示
愛
情
沒
有
了
，
而
是
改
變
了
方

式
，
也
許
現
代
人
對
愛
悄
比
較
成
熟
了
。
我
覺
得

美
國
人
是

不
太
浪
漫
的
民
族
，
在

美
國
沒
聽
說

『
殉
悄
』
這
囘
事
兒
的

。
如
果
眞
有
人
殉
悄
，
非
但
沒
人
同
俯
，
反
而
以
『
非
理
性

』
這
三
個
字
批
評
。
美
國
是
一
個
很
理
性
的
民
族
，
我
想
理

性
的
民
族
是
比
較
容
易
強
盛
的
。
」

談
了
四
個
多
鐘
頭
，
下
午
三
點
半
鐘
白
先
勇
還
有
個
約

會
，
我
們
的
訪
問
也
就
結
束
了
。
最
後
，
這
位
堅
認

小
說
是

一
種
褻
術
的
著
名
小
說
家
表
示
，
一
個
作
家
最
大
的
勁
敵
還

是
自
己
，
寫
作
如
同
上
梯
子
，
步
伐
將
越
來
越
艱
險
。




